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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灵魂跟上强词有理

说 槐

纸 上 博 客

树之生命木之心
知食分子 坊间纪事

因 果

也谈“掉书袋”

手机语文

心灵小品

老家的榆树

□ 崔 立

说两个故事。
故事之一。多年之前，我在

嘉定，帮一个刚创业的同事管一
个工程。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骑了辆电瓶车、脸上带着微笑的
年轻男人停在了我的门口。我
说，你是谁？他说，我叫小殷，
是总公司派来，协助你们项目
的。于是，这个叫小殷的年轻男
人从此进入了我的世界。

之后，我离开嘉定，换了若
干工作，一度不尽如人意。小殷
也几多波折，之后给一个老板管
咖啡厅。我们时不时有所联络，
多半是小殷主动发短信：最近在
忙什么呢？带着家人，来嘉定喝
咖啡吧。

在我算是低谷的一段时间，
我带着家人，还真去了趟嘉定，
小殷开车带着我们去了当年我们
做的项目。那里早已认不出来。
郁郁葱葱地，以前种下的树木都
长粗长高，也更有朝气了。小殷
还在他的咖啡馆热情招待了我，
要了一个包间，一桌子热气腾腾
的菜。回程，小殷又再三说，有
空了，随时来玩。我说，好。

不知道算不算是时来运转，
我谋了一个差，多少也管了一点
事。小殷来我那转了一圈。他
说，我想投资，开早餐店。我
说，行，我帮你联系。小殷还
说，我还准备拉朋友来开便利
店。我说，没问题。

我帮他打电话，联系负责招
租的外包单位。电话从他们的现
场负责，打到了老总那里。租
金、物业费，包括别的要求，
我帮着 一 起 谈 。 对方开玩笑
说，这店，又不是你要租，需
要这么尽心尽力吗？我笑了，
说，那是我兄弟，你说需不需
要？

故事之二。我父亲，有一
个弟弟， 亲弟弟。若干年之
前，爷爷从上海第一纺织机械
厂退休，当时有顶替的制度，
父亲，他弟弟，两者选其一。
他弟弟说，哥，你让我顶 替
吧， 将 来你的香烟 ，我都包
了。就此，父亲主动放弃。似
乎，从记事起，我也没看见过
父亲抽他弟弟给他的烟。父亲的
烟，都是他自己买的。

奶奶过世后，父亲的弟弟坚
持要把爷爷从生活了一辈子的崇
明乡下搬到上海住。爷爷每个月

有不低的退休金。其时，弟弟因
脾气不好，已和厂领导闹得不可
开交，工作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地
步。弟弟在上海的地方也小，更
没时间照顾爷爷，就把爷爷送到
了养老院。几个月后的一个晚
上，爷爷从养老院走出去，走到
了附近的铁轨上。这个晚上，我
没有了爷爷。

事后，养老院的答复是赔偿
一万块钱。弟弟不干。弟弟对父
亲说，我们要和养老院打官司。
打官司要六千，我们各拿三千，
打出来的钱，我们对分。爷爷的
葬礼是在崇明办的。父亲母亲忙
前忙后，请亲戚、找四邻帮忙，
连着三天，每顿都是几十桌的规
模。弟弟回来，像客人一样，脸
也一直板着。

事后，敬老院赔了三万多。
父亲是从别的亲戚那里得到的消
息。父亲找他印证。弟弟直截了
当，说，我下岗了，打官司得来
的钱，我肯定不能给你。要么，
我还你三千块钱。在拖了多年之
后，弟弟还了这三千块钱给父
亲。

一次，忘记是什么原因了。
我的身份证寄存在父亲的弟弟那
里。我电话联系去取。他说，不
给。我说，为什么不给呢？他
说，就是不给你。我年轻气盛，
也火了。我冲到了他的住处。他
和我大打出手。最后，是他楼下
的邻居做了调解，我抵押了我的
工资卡，他勉勉强强，给了我身
份证。至此，也就不再往来。

前几天，无意中，父亲和我
讲起他弟弟的近况，在做保安，
很辛劳。父亲是个念情的人。我
随口一说，主要他亏欠了我们，
不然，我一准能给他找个比现在
好的工作。

第二天，父亲的弟弟打电话
给我，有多少年没联系过，我已
几乎听不出他的声音了。他说，
你现在在政府上班？我说，对。
他说，你爸说你那里一位同事，
去我们镇做镇长了？我说，是副
镇长。他说，你们关系好吗？我
说，一般吧。他说，有时间来我
这里吧。我说，太忙了，我明天
就要出差。

电话挂了。父亲的电话来
了。父亲说，你能帮就帮帮他。
我说，爸，凡事都有因果。对我
好的人，我也会对他好。很多
事，都在我脑海里放着，忘不
了……父亲不吭声了。

□ 李伟明

接二连三，听到几个暴发户迅速垮台
的消息。这些人，曾经是媒体热捧的创业
致富“楷模”，而现在，却成了法院通过媒
体曝光的“老赖”。时间相隔并不算长，前
后比照，却让人恍如隔世。

关于他们的失败，有人认为是“命”不
好，有人认为是政策变化所致，有人认为
是受经济大环境影响。我却觉得，这些都
不是根本原因，而是：他们的躯体飞速地
跑起来了，但他们的灵魂还没跟上——— 这
几个失败的“前富豪”，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那就是文化底子和后天修为都远远不
够，而偏偏又要忘乎所以高调行事。就冲
着这素质，好日子能长久才怪呢！

不妨简略回顾一下他们的发迹过程。
其中一个，当年暴富，完全是误打误撞，赶
上了某个行业史无前例的“好时代”，一不
小心中彩了，于是一时大红大紫起来。另
一个，则是靠着些许投机因素捞到了一大
桶金，这种事，本来就不可一而再、再而
三。还有一个，基本上是凭借某股外力“虚

胖”起来的，如今只是因为外力遁形，于是
自身被打回原形而已。自从他们因为那些
非正常因素突然发财后，要么洋洋自得，
挥金如土，以为“千金散尽还复来”，当初
的“好运”将永远伴随自己；要么盲目扩
张，从不分析市场前景，更听不进任何
意见，但觉天下好事皆可如此这般唾手
可得；要么倚财仗势，目无法纪，越雷
池，闯红灯，为所欲为，总之干的都不
是正经事。从他们的诸般表现来看，这
种“土豪”的垮台，只是迟早的事，并
不让人感到意外。

也正是从这些“土豪”身上，忽然想起
一个据说是来自印第安人的小故事：一队
西方人到一处原始森林探险考察，请了当
地几名印第安人当向导。辛苦跋涉三天
后，印第安人便不再前行，要求原地休息。
他们说：匆匆忙忙赶了三天的路，他们的
灵魂一定赶不上自己的脚步了，所以有必
要停下来，等待灵魂追赶上来。

让灵魂跟上！印第安人这番解释，
乍一听似乎莫名其妙、荒诞不经，细品
味其实意味无穷、发人深思。

让灵魂跟上，不然肉体将迷失方向，
步入险境。和印第安人的含蓄异曲同工的
是，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一句貌似危言耸
听实则屡屡应验的大白话：德不配位，必
有灾殃。富贵当思原由，不要以为一切都
是理所当然。富贵是有过程的，一夜暴富
之类，未必是好事，而不择手段谋求的快
速“致富”，更是不可靠。富贵是需要德才
来支撑的，就如同肉体需要灵魂来支配。
你没这个德才，凭什么守住偶然从你面前
路过的“富贵”？

“位”与“德”需要“门当户对”。可惜，
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们行事
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只求结果不问过程。
除了上述经济上的暴发户，我们还看过不
少职场上的“火箭式”干部，他们的经历不
也和这差不多吗？在自己的修养还不足以
驾驭这个职位的前提下，通过某些不正当
手段、方式，强行获得飞跃式提拔，可最终
却因为德才不匹配，一夜之间回到起点，
甚至落入法网，连“老本”也亏了。看看他
们的悲欢沉浮轨迹，真是早知今日，何必
当初？

让灵魂跟上脚步，不仅和在商场、职
场打拼的人士有关，其实也是每个人都应
该面对的问题。说个大家都有所体会的
事。身处都市，我们现在普遍感到“行路
难”。除了交通硬件设施存在缺陷，其中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驾驶员的文明
素质没有跟上。虽然交规“有法可依”，可
人家目中无法，只要没有摄像头盯着，他
就成了条条道路“任我行”，害得别人惹不
起还躲不起。当我们只能怀着战战兢兢诚
惶诚恐的心情在路上行走，我们不得不感
慨：这个社会，如果在人们普遍还不具备
行车素养时，却提前迎来了全面的汽车时
代，那么出行可能会比无车时代还麻烦！
仅有汽车的提速而无素养的提升，是没办
法让我们真正“快”起来的。

“灵魂”的掉队，或许将影响每个人的
生活。所以，不管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面对
发展问题，都不能操之过急，一味求快。在
驱动身体之时，一定得认真检查一下灵魂
有没有跟上来。欲速则不达，不管在什
么时候，我们都宁愿相信：走得稳比走
得快重要！

□ 韩子奎

近读散文集《风会记得一朵花的
香》，发现书中“槐花深一寸”一文，有
多处误将“刺槐”树与“国槐”树混作
一谈。

鉴于该书的简介中称：多篇文章被
设计成高考、中考语文现代阅读试题。
有文章入选中学课本及中等专科院校
《语文教材》。而且一版再版，所以有
必要对该文中的错讹，加以分辨和诠
释，以免读者尤其莘莘学子误读、误
信、误传。

槐树有国槐、洋槐的分野。“槐花
深一寸”一文，从题目到内容通篇二十
六处出现“槐”以及“槐花”一词，皆
未言明何种槐树以及何种槐树之花。而
从文中所描述的“随便摘取一朵，放在
嘴里咂，舔啊，糖一样的甜。巧妇会做
槐花饼、槐花糖。吃的人打嘴不丢。家
里养的羊，那些日子也有了嘴福，把槐
花当正餐吃的”。以及用来描写槐花颜
色的“槐花的白”，“仰头望向那树
白”等等字句，显然写的是洋槐，而不
是国槐。因为甜的味道只能出自洋槐，
作“槐花饼”“槐花糖”的原料也只能
采用洋槐花。白色是洋槐的属性之一，
羊的确也是吃洋槐花和洋槐叶子的。这
些字句如果用于描述洋槐树和洋槐花，
毫无疑义。

然而，该文在第三自然段中引述了
《周礼·秋官》中一段记载：周代宫廷外
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时，分别
站在那三棵槐树下。并且进而言道：
“周代的槐，有崇敬的意思在里面。槐
又通‘怀’，是怀想与守望。”

在“槐花深一寸”一文末尾一段
中，作者又引述了白居易写槐花的两句
诗文，“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寸”。
接着作者发挥道：“我以为这是花落景
象。古人尚不知花可吃，或者，知可吃
而不吃，是为惜花。他们任由槐花自开
自落，一径落下去，在地上铺了足有一
寸深的白。真是奢侈了那一方土地，埋
了那么多香甜的魂。”

上述两处引证以及由此引发的感
慨，完全是作者的主观臆断和误解，殊
不知作者所直观感知的“槐”和“槐
花”，并非《周礼·秋官》以及白居易诗
中所写的“槐”和“槐花”。因为，洋
槐树只是在1877年，才从欧洲的德国引
入中国青岛栽培的。因此，该文所引著
作于两千年前的《周礼》，以及一千多

年前白居易的诗句中的关于“槐树”和
“槐花”，只能是原产于中国的国槐和
国槐花。

此外，古代尚有大量咏颂槐树、槐
花的诗歌，诸如唐代罗邺的《槐花》，“行宫
门外陌铜驼，两畔分栽此最多。欲到清秋
近时节，争开金蕊向关河。层楼寄恨飘珠
箔，骏马怜香撼玉珂。愁杀江湖随计者，年
年为尔剩奔波”。还有唐代子兰的《长安早
秋》，“风舞槐花落御沟，终南山色入城
秋”；《太平坊寻裴郎中故宅》中，“昔年住
此何人在，满地槐花秋草生”。

宋代大文豪苏轼在密州（今诸城）生
活了两年，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十
月离官别任时，所作的《江城子》词，
有句曰：“莫笑使君歌笑处，垂柳下，
矮槐前。”将对密州的山水、故人的眷
恋之情，寓寄于具有怀念之意的“矮
槐”。苏轼另一首词作《阮郎归·初
夏》，首句即为“绿槐高柳咽新蝉，熏
风初入弦。”则把浓绿繁茂的槐树，与高
柳、蝉鸣、薰风融为一体，展示了作者风雅
悠闲的生活情趣。

上述诗词佳作，以及无名氏所作：“槐
林五月（古历）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
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等
等，这些诗歌描述的都是中国本地物种国
槐，而非洋槐或者刺槐。

国槐又叫中华槐，原产于中国。洋槐
又名刺槐，原生于北美洲。另外，国槐与洋
槐在颜色、花期、用途等等方面，皆有所
区别。国槐花，颜色淡黄，花期在每年
六到七月，花朵 和荚果（又称“槐
米”），可作中药或者染料。洋槐花，
花期在每年四到五月，色白，芳香浓
郁，味道甜美，可以用作多种食品的原
料。

洋槐花还是众多鸟类的美食，伴随
着飞鸟的远游和迁徙，其粪便中的洋槐
种子也撒向五湖四海。加之洋槐繁衍能
力和生存生长能力极强，所以传入我国
仅仅一百余年的时间，已经几乎遍布我
国南北各地，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国槐同样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又是良
好的绿化树种，所以常作庭荫树和行道
树，且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
值。现已被多个地区冠名为市树、市
花。

□ 王玉河

老家的榆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在树木家族中是极为普通的一员，它没
有松树的挺拔，也没有柳树的婀娜，更没
有名贵树种的高傲，但有一点我认为是
其他树种比不了的，那就是它的顽强和
坚韧。

我的老家在东阿，地处鲁西地区，记
得小时候，这里干旱少雨，到处都是盐碱
地，别说种树了，就是庄稼也是长得一
般，收成少得可怜。但榆树易生好活，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它们耐干旱，耐盐
碱，荒滩碱沟经常是它们扎根的地方。榆
树生于无意——— 随风飘来的榆钱只要有
地方落脚，它都可以生根发芽，俗话说

“落到哪里哪里长”。老家的榆树之所以
易生好活，源自其根须发达，且扎得深。
幼苗期的小榆树要经历无数次的摧残，
不是被食草动物吃掉，就是被小孩当作
猪草或养蚕的饲料割掉，有时候连根都
被人挖了出来，剩余的毛根上还会萌发
出新枝。多次的摧残和重生使这些榆树
长得越来越旺盛。那些有幸长成大一点
的榆树，都是躲过了这般劫难的幸运者。
而这些幸运者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大
可合抱，小到碗粗，皮呈灰黑色，凹凸嶙
峋，坚韧厚硬。在寒冷的冬天，风雪漫天
的时候，那一条条坚挺的枝丫指向空中，
发出低沉的吼声或默默的嘶鸣，而一旦
春风化雨，它又会枝繁叶茂，给大地送来

绿色和美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家的榆树也

养育了这里的人们。每年的春天，榆树枝
上就会结满淡黄色的榆钱，吃在嘴里又
黏又甜，是春天最早奉献给人们的美食。
小时候家里穷，吃不上饭，榆树的叶、花、
皮，就成了青黄不接时的“救济粮”。所谓
榆树的花就是榆钱，人们经常用它来熬
小米粥、做疙瘩汤、蒸窝窝头，这些东西
在当时就是果腹充饥，没感到多么好吃，
但现在看来都是极好的养生食品了。当
年老人采榆钱，撸树叶、砸树皮，用面蒸
榆钱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
怀。

榆树因木质坚硬愚顽而得“榆”。老
榆木疙瘩是其特点的最形象说法，老榆
木疙瘩是砍不断砸不烂的。它的木头密
实有韧劲，纹理细腻，宁弯不断，不像杨
树、梧桐树等硬木是宁折不弯。榆树的用
途很多，因为柔韧结实耐用，老家人经常
用榆木来做屋梁，也有的用来制作各种
箱、柜、桌、橱等家具和车、犁、扁担等农
具。现在你若是在市场上看到榆木柜子、
桌子等，那都是很有收藏价值的东西了。

不知什么原因，现在老家的榆树越
来越少了，不像小时候那样屋前屋后、
村头村尾到处都是榆树，可能是这种树
长得太慢，也可能是它的经济价值不
大，说不太清楚了。但老家的榆树那种
顽强和韧劲，还是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
忆。

□ 李海燕

立春一过，天地复苏，万物生长，
朱自清先生用一个“醒”字来形容春天
的到来，真是恰切。今年的立春，比正
常年份略早了一些。于是这两天有心急
的同事，忙着去泉边看柳。结果自然是
失望的，柳树一点动静也没有呢。

其实柳树未必没有动静，树皮下面
隐隐的绿意和奔腾的汁液，到底让柳条
的姿态比隆冬柔软了一些，只是这点细
微的变化，非静心不能体察。况且，对
待大自然，既没有近路也不能着急。春
天播下的种子只有到了秋天才能收获，
我们人类再怎么着急，大自然都不会回
应的，因为在大自然的流程中做不到。
再怎么着急，花不可能一下子盛放，米
不可能一下子饱满，树不可能一下子粗
壮。

然而关心春天里的草木，的确是充
满诗意的行为，人在草木间，那状态，能
想到的词都是从容、静好这一类的。倘若
草木尚未萌动，在与春天的约会之前，先
读读《树之生命木之心》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盐野米松，对日本

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访笔录，
分为天、地、人三卷。书中记录了奈良的法
隆寺最后一代专职宫殿大木匠西冈常一
传承下来的宫殿木匠的日常、技艺与身体
力行的工匠精神。

理论上说，木匠是树木的敌人吧。庄
子说过，山林间的树木，是以“不才”得以
保全，是谓无用之用。那么木匠们是如何
对待树木的呢？书中这样写到：古代工匠
们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口诀有：“营造伽
蓝不买木材而是直接买山。”“要按照树的
生长方位使用。”“堂塔的木构不按寸法而
要按树的癖性构建。”

这话听起来夸张，好像工匠们也是需
要有世界观的。知道日本匠人所言不虚，
是因为在奈良东大寺的亲眼所见。这座
世界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正面宽57
米，深50米、高48 . 74米，这个规模还是
重建后缩小了的，原来的比现在还要高
大。寺院正门前竖立着18根长约30米，
直径约1米的大木柱，我和朋友三人合围
之尚嫌不足。事后与懂建筑的朋友聊
起，她慨叹今人再造不出这样的建筑。
我不免疑惑，难道是技艺失传了吗？朋
友笑道，技艺还在，原因是木头，已经

找不到建造大殿的巨木了，就连东大寺
佛殿前的柱子也是捆绑起来的。

怪不得工匠们建造寺院要直接买山
呢，怕是要几代匠人才能等到适合建造
寺院的木材吧。所以，所谓工匠精神，
核心就是缓慢，专注。心甘情愿，不卑
不亢地等待自然的赐予，磨砺自己的手
艺，这里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懂得等待是很了不起的品性，纪德
说：我生活在妙不可言的等待中，等待
随便哪种未来。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中，懂得等待与顺应，相信大自然自有
最好的安排，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高智
慧。

把人与草木平等看作大自然的一部
分，乡村的语言 里 ，伐树要用一个
“杀”字，用词里有对树之生命的敬
畏。的确，相对于人的生命，树的生命
更浩大，所以才有“树犹如此，人何以
堪”的话。阿城在《树王》里写知青们
第一次来到巨树之下，“手摸上去又温
温的似乎一跳一跳，令人疑心这树有
脉。我生平从未见过这样大的树，一时
竟脑子空空如洗，慢慢就羞悔枉生一张
嘴，说不得唱不得，倘若发音，必如野

兽一般。”自然的伟力面前，正常的人
必如阿城一般惶惑，甚至羞悔。

现下的人，爱树的人少，玩木头的
人多。其实，木是死了的树，没了生
命，木之心还在。可玩木头的人多数是
拿它们当钱喜欢着，这个几万，那个几
十万、上百万。少有人在意年轮赋予它
们的花纹，岁月和阳光沉淀在肌理中的
香气。就像有人收崖柏，只因它升值
快，值钱了，却说不上它到底哪里好。
宁愿对崖柏一见倾心，是因为残木的肌
理中，和草书的线条一般，让我看见了
风。

把有生命和灵性的东西当钱喜欢
着，大概就是冥顽不灵吧。读《红楼
梦》免不了感慨，金玉良缘有什么意
思？硬邦邦冷冰冰的。黛玉总说自己草
木之人，与宝玉所有的也不过是木石前
盟，因为不管是灌溉之恩，还是还泪之
情，都是有生命的，有成长和成全在里
面。

春天就要来啦，草木有本心，静心
聆听，它们一定是在说，傲慢的世人
啊，手脚轻些，我醒来之前，莫扰了我
的梦。

□ 路来森

微友“不了主”，于微信上
“亮”书房，顺便留言曰：“读
书后同朋友交流，要掉书袋，要
卖弄，要吹牛。这是很好的习
惯，能帮助记忆！”

“掉书袋”，《现代汉语词
典》解释为：讽刺人爱引用古书
词句，卖弄才学。语出宋马令
《南唐书·彭利用传》：“对家人
稚子，下逮奴隶，言必据书史，
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
书袋。”

词语，原本贬义，讽刺卖弄
学问之人——— 特别是卖弄古书，
喜欢引经据典。

而如微友“不了主”之理
解、运用，则属逆向思维，反其
意而用之，也算是对“掉书袋”
一词，别是一解。

我是极其赞同微友“不了
主”的观点的，如果我们逆向思
考一下，“掉书袋”，不仅可
行，而且还是大有益处的。

首先，能够“掉书袋”，说
明其人有“本钱”。

其人，曾经读过几本书，而
且还有可能是经典书，例如“四
书五经”之类。“本钱”，是阅
读的结果，而“经典”，又是民
族文化积累、提炼的精华；如果
人人都喜欢阅读，喜欢读“经
典”，人人都有自己一定的“本
钱”，那么，整个民族的文化精
粹，就会得到传承，整个民族的
文化水平，也就跟着提高了。

现在，我们常说“酒好也怕
巷子深”，同样，一个人肚子里
有文化，适当以“掉书袋”的形
式表达、宣传一下，有什么不好
呢？为什么一定要文化人闭上嘴
呢？余英时在《师友记往》中记
述钱钟书先生，于1979年随中国
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一次
报告会上，他作主旨发言，发言
时，他交替使用多种外语，语惊
四座。在一些人看来，这就是
“显摆”，或者说是一种更高形

式的“掉书袋”。这样做好吗？
还真好。钱钟书先生似乎是在告
诉美国学者：中国大陆，是有人
才的；大陆的文化人，是有“本
钱”的。

其次，即如微友“不了主”
所言，“能帮助记忆”。这是对
于阅读主体而言的。读书少，好
说，读书多了，就难免忘记，于
是，在朋友面前交流一下，在特
定的情境氛围中，“掉”一下
“书袋”，记忆也就得到了恢
复、巩固；甚至可以，由单纯的
知识记忆，升华为知识能力。

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第
三点：“掉书袋”，可以普及文
化。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读
书，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读过书，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文化；因
此，在特定的情境下，“掉书
袋”者的“掉书袋”，就能够将
知识间接地传达出来，让“无知
者”受益。中国人，喜欢“听
书”，喜欢看戏；听书、看戏多
了，许多不识字的人，也能头头
是道、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这就
是间接学习的结果。“相对于听
书、看戏”而言，“掉书袋”者
传播出来的知识，也许更“雅
正”，更“经典”，对知识文化
的传播，也就效果更好，更能使
文化得到普及，进而塑造出一个
较高层次的“文化环境”。

长期以来，“掉书袋”之所
以以“贬义”的形式流传下来，
就是因为一直以来缺乏一个高层
次的“文化环境”。当大多数人
没有文化，处在愚昧状态的时
候，少数的文化人，自然就得不
到认同，甚至被边缘，被讽刺
了。

所以，我们应当为“掉书
袋”大呼其好，大加倡导。

若然人人都能够“掉书
袋”，也许，中国也就能成为一
个如李汝珍《镜花缘》中所描写
的那样的一个“君子国”了。

“掉书袋”里，有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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